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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曹操在东光
李 莹

行走在运河东光段的大堤上，正值
雨后初霁，河水悠悠，韵动着喜悦，流
水汤汤，诉说着过往。

历史伸长脖子，从大运河的记忆中
打捞出一段战事，为东光古城注入了一
抹辉煌的色彩。位于南运河中间地带的
大运河东光段，是京杭大运河开挖最
早、历史最悠久的河段之一，这里是东
汉末年曹操开挖疏通的前后相连的白沟
运河、清河运河和平虏渠运河的一部
分，曾经漕运繁忙，是曹操征讨袁氏兄
弟的水路要道。

公元 200 年的官渡之战中，曹操
以弱胜强，击溃了袁绍军队主力。这
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奠定了曹操扫除
袁氏集团、统一北方的基础，虽然没
有彻底消灭袁绍集团，但给了袁绍沉
重的打击。

建安七年 （202年），袁绍之子袁
尚又被曹操打败，袁绍一惊，吐血而
亡。根据他的遗愿，三子袁尚被立为大
将军，而非长子袁谭，两人顿生嫌隙。
袁谭为了争取继承人的位置，自称车骑
将军，屯兵黎阳，对曹操构成了一定的
威胁。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北上进
攻袁谭，面对曹操的军事压力，袁尚和
袁谭不得不放弃争执暂时联合起来，依
然战败，两人退守到袁氏的大本营邺
城。但曹操一走，两人矛盾又显，力量
小于袁尚的袁谭竟主动请求与曹操联
合，曹操欣然应允，与袁谭结成联姻同
盟。

建安九年 （204年），袁尚攻打平
原城的袁谭。二袁混战之时，曹操趁机
进攻邺城。建安九年（204年），曹操
亲率大军从许昌渡河，他“遏淇水入白
沟，以通粮道”，截住淇水，阻止它南
流入河，然后导引淇水改流入白沟。白
沟由于有淇水加入，水量自然大增，同
时河道沿着黄河故道向北延伸，如此军
粮就可运到邺城以东一带。袁尚闻讯虽
然立即带兵返回增援，但经过半年的鏖
战，邺城终被曹操攻陷。

在曹操和袁尚争夺邺城的同时，不
甘心屈居平原城的袁谭加速向外扩张。
曹操以此为由，马上撕毁盟约，攻打平
原城。袁谭不敌，逃奔到渤海郡城（今
南皮县城北偏东 2公里处）。曹操紧追
不舍，派人挖沟渠连通白沟和清河，疏
浚清河水道，一直通到渤海郡的东光县
境内，然后把大量军粮物资通过清河运
到东光。一切准备就绪后，曹操随即攻
克渤海郡城，将袁谭斩杀。

“邺城之战”“南皮之战”后，袁氏
势力被大幅削弱。而袁尚在邺城兵败后
逃奔到中山城（今河北定州），又遇到
袁谭趁火打劫，不得不去幽州投奔自己
的二哥袁熙。于是，曹操派人继续开凿
东光以北的运河，使得白沟——清河运
河延伸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建安十
一年 （206 年），曹操率军进攻幽州，
袁熙、袁尚又仓皇逃奔到辽西乌桓。为
北征乌桓，气势如虹的曹军在河北中部
又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以保障军粮的
漕运。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
率大军北伐乌桓，斩杀了乌桓酋长，

“白狼山之战”大获全胜。乌桓被灭，
大势已去的袁熙袁尚仍怀复兴之心逃奔
割据平州的公孙康，本想杀死公孙康从
而吞并辽东的势力，不幸反被公孙康斩
杀，并将二人首级献给曹操。自此，袁
氏的影响力彻底在河北地区消失，曹操
终于去除了心头之患。

从建安五年到建安十二年长达七年
的时间里，曹操与袁氏势力至少发生过
九次战役。官渡之战后，袁氏兄弟在曹
操的追击下便陷入了死循环，越是逃
亡，越是加速毁灭。为了夺取邺城，曹
操“遏淇水以入白沟”；为了追杀袁
谭，他联通了白沟和清水运河；为了北
伐乌桓，他开通了平虏渠。曹操顺承了
运河之祖吴王夫差的霸气，吴王开邗沟
意在雄霸中原，魏王曹操连通运河志在
成就北方霸业。所谓自助者天助，在袁
氏兄弟内讧的背景下，运河沿着曹操心
之所指，蜿蜒北上，如阡陌相通，曹军
逐水而战，所战必胜，令袁氏三兄弟仓
皇逃窜、无处躲藏，最终丧命，彻底覆
灭。

在北征乌桓胜利班师途中，曹操登
临碣石山，当他登上秦皇、汉武也曾登
过的碣石，面向大海，豪情万丈，写下
了著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
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
烂，若出其里……”他将自己开阔的胸
襟、宏大的抱负融入诗中，“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正如现代诗人张太盛所云：
平虏渠开漕运忙，魏武慷慨笑秦皇。东
临碣石观沧海，不羡仙岛寿短长。

行走在东光运河大堤上，重温这段
运河战事，折服于昔日魏王的雄韬伟略
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凝望这段古运河，
它霸气仍在，风采不减。如今正沐浴着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东风，被“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一线多珠，生
态文旅，通河绿廊，姿态万千，本色凌
云，生机闪耀。

新大运河散文

樱花树下的春天樱花树下的春天
田万里

非遗

““8080后后””杂技人李亮杂技人李亮
舒晋瑜

李亮瘦高，憨厚，甚至有
些腼腆。这个生于 1985年的
青年，从5岁开始就跟着父亲
练杂技，现在是吴桥杂技大世
界的演员。

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有
八位身怀绝技的艺人被称为

“江湖八怪”，李亮便是其中
之一。他的绝技是“刀山爬
到 云 霄 外 ”。 刀 山 总 高 18
米，每次演出，李亮都要将
17 把刀像梯子一样叠加上
去，然后双脚踏在刀刃上一
级级爬上去，中途会有表
演：单脚独立在刀刃上……
这些表演又惊又险，常常让
观众捏着把汗。最后有惊无
险，全场掌声雷动。

“八怪”的节目，是吴桥
杂技大世界的保留节目。但凡
来的观众，没有不想一睹“江
湖八怪”风采的。李亮的父亲
李印怀也是“八怪”之一，其
绝技是“眼里扎出骨针来”。

杂技讲究惊、险、奇、
绝、美。绝技背后，往往隐藏
着无数辛劳和汗水。

在李亮看来，杂技就是
能为常人所不能为。每天凌
晨五六时，李亮就起床练
功：气运丹田、钢筋锁喉、
气断钢丝、单掌开砖、推小
车、拿大顶……

别的小孩子假期可以睡懒
觉、到处玩，他的“游乐场”
只有自家的院子。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跑步、压腿、踢
腿、下叉、下腰，从来没叫过
苦、喊过累。

和李亮同龄的年轻人，大
多出去打工、经商。李亮却没
有动摇，他牢记着父亲的一句
话：祖传的杂技，不能在你这
一代失传。

父子二人练功过程中受伤
的情况不在少数。那时李亮年
龄还小，气力不足，铁板拍在
肋骨上，没有把铁板打弯，肋
骨倒疼了好多天。还有一次在
台上表演上刀山，由于注意力
不集中，脚底一滑，被刀刃划
了个大口子，瞬间血流了下
来。演出没有中断，旁边的父
亲看到后，更加用力地敲锣鼓
劲，因为他知道，干这一行受
伤免不了，李印怀自己就是这
么过来的。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
兵。从 13岁开始，每年学校
一放寒假，李亮就跟着父亲到
各地演出。看到父亲的表演赢
得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他暗下
决心要成为父亲那样的杂技演
员。

二十多年过去，李亮长

成了自己希望的样子。此
时，父亲已年逾七旬，仍坚
持上台表演。当台下观众响
起掌声的时候，李亮心里不
再是小时候的羡慕，他想，
只有更好地传承杂技，父亲
才可以安度晚年。

祖传的杂技表演在今天不
断创新，焕发出新的光彩。作
为地域文化的一种独特表演形
式，上刀山节目历经百余年的
传承流变，由以前的传统动作
转化为今天的丰富内容和高难
动作，展现出顽强而蓬勃的生
命力。

旧时演出杂技，不光要
会表演，还要“卖口”。“卖
口”或可理解为热场，先敲
锣打鼓吆喝行人，通过表演
魔术等留住观众。比如，扣
一个钢球在碗里，告诉大家
钢球会变成鸡蛋，但是要等
一会儿。这么一来，观众就
好奇地停下脚步，在等的过
程中观赏杂技。

当年的“卖口”行话，李
亮虽已背得滚瓜烂熟，如今却
用不上了。相比于以前打把式
卖艺的江湖艺人，如今杂技演
员的社会地位已经显著提高。
二十年前，李亮就被誉为“怪
腿李”。后来，他还成为吴桥
杂技“江湖八怪”之第七怪，
并获得“沧州能人”称号，成
为吴桥杂技省级非遗传承人。
在这期间，他也练就了父亲李
印怀的绝活。

见到李亮的时候正是夏
天。我常常想，这样的热天，
哪怕只有一名游客，李亮也会
毫不犹豫地踩着刀刃登上 18
米的高台去表演。炽热的阳光
下，刀刃会被晒到多少摄氏
度？李亮若登上去表演，会不
会被烫伤？又想，或许这些对
李亮来说都是小事，他心里惦
记的大事，是杂技的传承。

为了弘扬杂技文化，近
年来，吴桥县全力实施“杂
技兴县”战略，重视杂技发
展和传承，打造杂技人才教
育培训基地、杂技艺术创新
研发基地、杂技文化交流基
地、杂技魔术道具研发制造
基地等，提高了杂技人的文
化素质，提升了杂技文化的
内涵，擦亮了“中国杂技之
乡”的金字招牌。此外，高
难度的杂技传承仍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问题，毕竟练杂技
太辛苦了。每一代非遗传承
人都会遇到新的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也是当
下杂技发展应该关注和深入
思考的。

四月的春风，徐徐吹动着樱花
的花瓣。花儿的馨香，一时浸透了
樱城鹤壁的大街小巷和人们的笑
脸，那不时传来的笑声，就像淇河
的水一样清澈见底。鸟儿在樱花树
上跳来跳去，不时地张望着什么。
婉转的歌声和着扑面而来的馨香，
犹如和谐的生态之曲，缓缓溢满我
的心田。

樱花树上，鸟儿的清脆之声，
与川流不息的赏樱之客，相互叠影
在一起，仿佛一幅自然的国画，不
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宾客如期相
约呢？淇河水缓缓流动着、流动

着，湛蓝、湛蓝的天空，倒映在了
清澈的水里。云儿游动在草叶上，
瞧它们那迫切的姿态，一看，就猜
想到这是樱花节开幕的日子，是赏
樱的最好节气。

成群结队、翩翩起舞的蝶儿围
着樱花树，上下翻飞。它们的渴望
穿过寒冷的冬季，转眼就已步入樱
花树丛了。人们目不暇接，就像蝶
儿绕着樱花树丛飞来飞去。大街小
巷、高楼大厦以及眉目之间，扑面
而来的馨香，就像樱城鹤壁的热
忱，折射出这片古老且年轻的土地
的非凡活力。蕴藏在三千多年时间
深处的殷商朝歌文化，似乎也睁开
了眼睛，它们在回望的那一刻，惊
诧之情闪现在今天的阳光下，就像
在梦里一样。它们望着曾经熟悉的
淇河，望着记忆里的殷商朝歌城，
不由得感叹起来：汤汤淇河，樱花
树下，爱我樱城鹤壁者，都是殷商
遗民啊！

穿梭在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赏
樱的不同表情之中，我就像一片樱
花的花瓣一样，在和煦的春风中，
沉默地呼啸着、跳跃着。春天到
了，这个季节是多么有趣味啊！樱
花树下，有的人与馨香合影。有的
人侧身花瓣里，与色彩留念。有的
少女左手提起红色的裙子，用手机
在玩自拍。有的少女一个轻盈之
举，顿时就倾倒了路边的花草。一

对黄昏之恋，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
龄，痴呆的狂态，完全迷失在樱花
树丛中了。儿子笑得憨态可掬，青
春的年华，在这里绽放得那么迷
人。爱人的好奇清澈在淇河的水
里，鱼儿见了，摆动着尾巴，笑得
十分可爱。

我的笑荡漾在樱花树下，节奏
就像心跳一样浸透泥土的芳香。我
的脚步徜徉在深红色的海绵路上，
心情却怎么也迈不动了，我们一起
沉醉在了这片土地上。有时，感觉
自己就是太行山下的一棵小草。樱
花树上的馨香，就像露珠一样滴落
在草叶上，是那么晶莹。露珠里的
我，就像一滴乡愁在畅饮着。这所
听、所看、所闻的一切，它们都活
跃在我的生命里，我的自由自在，
就是耳畔常常想起的淇水之声。

上下班的路上，有时也会停下
脚步来。激动之时，吼上两三嗓
子，歌声尽管有些嘶哑、干燥，但
得意之时，也是心境里幸福快活的
真实映现啊！清晨，走在海绵路
上，我用尽了力气，穿过华夏南
路。抖落罢周身的馨香和鸟鸣之
后，可走了没有多远，还是忍不住
回望了一下樱花树丛。似乎那里的
馨香，已经与我的生命建立起了某
种关系。具体是什么，我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出来。

每年的这个时候，尽管还有些
寒意，只要春天一跨入这片热情的
土地，一些樱花，就迫不及待地探
出头来，或以笑脸相迎，或以色彩
相待。梦中走进樱城鹤壁的久远岁
月，殷商时期、东西两周、春秋战

国、秦、东西两汉、新朝、三国两
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隋唐、宋
辽金元、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成
立前后，淇河两岸的芦苇长势，自
古以来，非常茂盛。古淇河水流，
深处可达几十米，水势很急，激流
凶猛无比。

抗日战争时期，淇河清水湾
（古称恶水湾）一带，侵略者的脚步
走到了这里，就再也不敢涉入了。
因为，木船和汽艇一旦行入激流之
中，不是被激流冲翻，就是被八路
军或当地民兵掀翻。所以，日本鬼
子一想到这个地方，自觉或不自觉
地，双腿就会发软，也只能望水兴
叹了。

深夜入梦以后，呼吸里依然感
觉到了樱花的灿烂。仿佛走在樱
花树下，满城春色，满眼樱香，
内心深处都听到了花瓣绽开的声
音 。 春 天 来 了 ， 春 天 的 色 彩 浓
了，敞开心扉的年轻人，打开了被
封闭的春天。爱情的目光里，一个
刚刚援鄂归来的女护士，轻盈地闪
进了他的生命。花儿遮住了这位女
护士的笑脸，风儿依偎在樱花树
下，倾听着她的心声。缓缓的淇
水，载着一河春色远远而去。她回
想起在武汉战疫的日日夜夜，似乎
所有的辛苦和劳累，都在这一刻溶
解成了甜蜜和幸福。就像这个春
天，春色依然。

苦难中的泪痕在她的脸上隐隐
约约，似乎还能看见。但她的灿
烂，我能想象得出来。一个花季少
女的行云流水或青山飞鸟，在那时
是展现不出来的，也只能封闭在防

护服里。生和死在考验着她，单调
和枯燥的生活，已经成了那时青春
的主旋律。江城武汉是最了解她
的，长江滚滚的涛声，至今，依然
是她梦里期待已久的心情。

我的生命里缺少的就是这些景
象，或欣欣向荣，或生机勃勃，或
波澜壮阔，或涛声依旧。

过去和未来是属于春天的。青
春的脚步、奋斗的身影，将在春风
里，与林子同绿、与鸟鸣同声、与
山涧一起奔腾蹈海不复还啊。

暖暖的阳光穿过樱花树丛，穿
过女护士秀发遮住的脸，穿过了一
片叶子，穿过了一滴馨香，渐渐地
停留在这个时刻。鸟鸣再次掠过樱
花树丛，风中虽说有几声遗漏，但
起伏不定的笑脸，已经湮没了这
些。一朵花瓣在摇曳着，人们三个
一堆、五个一群，就像麻雀一样变
得嘈杂起来。淇河流水的声音越来
越大了，我在风中步入樱花树丛，
当我看到这番热闹的景象，脑海里
突然有了一些想法。我走到一棵樱
花树下，急忙整理了一下思绪。

低头看见淇河水奔腾在一片草
叶上，滚动的我、清澈的我，在流
动中似乎越来越远了。“春风来，樱
花开，滴滴馨香不言败。人也好，
花也好，樱花鹤壁景更好。”我脱口
而出的这首诗，此时此刻，也体现
出了我的心情。我闪身躲进一片花
瓣里，似乎成了馨香中的一滴。一
个诗人笔下的春天，众目睽睽之
下，忽然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
着樱花树丛，一直到四月的春风，
来探寻樱城鹤壁。

汉诗

清明时节清明时节（（外二首外二首））

李建新

清明时节
所有故去的亲人
都会以花草的形式复活
杨树，柳树，桃树
迎春，杏花，梨花
以草木的形，修自己的身
点亮人间烟火

我去看他们，他们也看我
不需要任何语言
彼此的念想，都懂

一条绊住我裤脚的藤蔓
是母亲的手吗？
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春日
牵着我，走在故乡的田畴

榆钱

天生铜钱的名字
实乃木本的肉身

依恋春风轻拂
也不逃避沙尘侵袭
不问岁月长短
更不计较繁华衰败

一枚铜钱和一片树叶
在世间互为隐喻，多么美妙
细薄而小巧的身姿
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梦想
纵然落在墙角、石缝
也会萌生一片又一片新绿

抚摸沧桑的岁月
那些旧时光里，总能泛出金色的记忆
被世间一度再一度地珍惜
温暖人间四季

春分

春分一到，整个世界按下了复苏键
一切都变得生机盎然
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与活力

风追着风，绿回应绿
老牛悠然自得地咀嚼着时光
看黄土把生锈的铧犁擦得锃亮

岁月的灯笼摇摇晃晃，为新的春天纳福
面色绯红的早春，揉着蒙眬睡眼
听一粒种子与泥土缔结良缘

我推开窗子
大口吮吸着淡淡的花香
让不寒的杨柳风，在脸颊上吹来荡去

田万里，河南鹤壁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 《人民日
报》《美文》等，散文集《青春的
阿克苏》 荣获第 25 届北方优秀文
艺图书奖。

青青河边草青青河边草（（工笔画工笔画）） 陈凤壬陈凤壬 作作

河湾里有许多水鸟，野鸭偏多，偶尔
看见几只白色的仙鹤驻足，也是离我们远
远的，看不清，也抓不到，没有办法，只
好扔一块石头，把它们吓走。

白鹤亮翅的姿势也真是好看，它优美
的样子显得轻盈而又简洁，有“仙女飘
飘”的感觉。就在它们飞起来的那一刻，
我看见了它们洁白的身影，宛若飞仙；最
好看的，要数那两只翅膀下和尾部长满黑
羽的白鹤，像特意穿了裙子，在空中翩翩
起舞。

不是它们想表演，着实是我们太嫌
人，打破了它们的宁静，惊扰了它们的生
活，不得不用展翅高飞来逃避我们扔出的
石块。

我们昂着头看着它们在空中盘旋，伺
机再落回到河湾的芦苇中……

在我们那里，白鹤是吉祥鸟，大人们
是不允许我们去伤害它的，更多的，带有
呵护的味道在里面。

长江河不大，它作为淮河的支流，一
年四季把山间的溪水汇集在一起，注入大
海。每年春耕时节，白鹤会从河湾里飞到
每家每户的水田里。刚翻的新土，隐在地
下的植物茎和果实都裸露在外，成为它们
的美食，修长的细腿支着一团白在田野
里，笃定的样子，有点像水墨画。

很多时候，它们显得有些“贪婪”，
耙地的时候，牛都走到它身边了，它还舍
不得动一下轻巧的身躯。或许，它们是懂
得大人们苦心的，一点都不惧怕他们。有
时，它们索性站在牛身上，陪着牛把地耙
完。

村子里的人很多都是见过白鹤的，对
白鹤都抱有一种敬畏感。它是长寿的象
征，谁见到它心里都会漾起一股浓浓的幸

福和欣慰，因为，白鹤是仙鸟，寓意着一
个人的老去。

一直以来，我们确信我们见过的白鸟
就是仙鹤。可村子里的老年人却说不是，
他们对仙鹤的认知有点神秘，根本不把我
们的话当真。还说只有仙人才可以骑着白
鹤升天的，白鹤那么金贵，不是谁想见就
可以见到的。

我们抬不过他们，就懒得和他们争
辩，白鹤就是白鹤，我们更加坚信我们的
判断。

村东头的二秃子曾经救过一只白鹤，
翅膀受了伤，好多人都过来看，他把它当
作宝贝，从来不让来人抱它，或者惊扰它
的梦境，直到它恢复体力，能够展翅高飞
了，才把它放归自然。也可能是巧合，第
二年，他家新添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鹤
鸣。于是，很多人便传开了，成了三乡五
里街谈巷议的话题。

评书里老讲“白鹤亮翅，饿虎掏
心”，把白鹤和饿虎最经典的动作当作武
术里的招数习练，并用于实战。直到有一
天，北城的武术教练教我们武术时，教了
这两招，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白鹤亮翅、
什么是饿虎掏心。

白鹤亮翅，真美！却暗藏杀机。
也是奇怪，越是想见白鹤，越是见不

到，河湾碧绿如故，白鹤已经远游……
村子里有位扎纸匠，手可巧了，他

扎得白鹤栩栩如生，就连羽毛和尾巴都
体现得淋漓尽致。村子里老了人，都是
要请他去帮忙的。毕竟，人走了，要带
走一些有寓意的东西的，仙鹤，是必不
可少的。

白鹤亮翅，我们的脑海里总是会出现
它们振翅飞翔的那一刻。如今，它们只能
在我的梦境里飞翔着，带着仙气……

每次路过河湾，我们总是尖着眼寻找
白鹤的身影，还想向河里扔块石头，再看
一看它们展翅高飞的时刻。可惜，总也寻
不见，它们仿佛去了更远的地方。

在场

白鹤亮翅白鹤亮翅
潘新日


